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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一个有趣味的人，心有料，才能笔下生辉。 ——刘耐岗

陶花嫂的幸福
□张学鹏

金棒和我们一样，都是农民工，在一
个工地上流汗，一个锅里吃饭，一个工棚
里睡觉，一起排忧解难。金棒勤快能干，
脑瓜灵活，我们都喜欢他。

喜欢金棒的不仅是我们，还有他的
媳妇陶花。

陶花在工厂里打工，周末，陶花常来
工地。金棒大我们两岁，陶花来了，我们
都喊花嫂子。两口子有一儿一女，儿子读
高中，女儿上初中，家里除三亩田外，孩
子上学花费全靠两人打工挣钱，压力可
想而知。尽管如此，花嫂一直很乐观。

一个春天的早上，花嫂提着一袋桔
子来到工地。陶花嫂每次来都不空手，有
时提水果，有时拿一些花生、瓜子。这天
恰巧歇工，我们几个工友正在玩扑克。

看见花嫂进来，我说：“嫂子来了，我
们就有桔子吃了，来吧，一人一个。”

吃着桔子，我说：“走吧，兄弟们，我
们出去逛逛街，看看城里的美女，让棒哥
和花嫂说说话，交流交流感情。”

花嫂瞥我一眼，“就你皮，吃着桔子
还堵不住嘴。”

我们走出房门，棒哥说：“谢谢兄弟
们，晚上我安排喝啤酒。”

棒哥和花嫂关了房门，小两口小别
胜新婚，一定开始快乐地交流感情了。

我们从河边溜达到街上，又从街上
溜达回河边，感觉棒哥和花嫂的感情交
流完了，我们才回到工地。花嫂正在洗衣
服，兄弟们的脏衣服已经干干净净地晒
在了绳上，阳光下，像一面面旗，迎风飘
扬。

我说：“嫂子来了，不但有美食吃，衣
服也洗得干干净净，以后嫂子要常来。”

花嫂捂着嘴笑。
日近中午，我对厨师说：“嫂子来了，

你就不要做饭了，我们喜欢吃嫂子做的
饭。”

花嫂围上围裙，挽起秀发，为大伙做
了一锅猪肉炖粉条，每人一大碗。吃着花
嫂做的菜，大伙赞不绝口。

我说：“嫂子做的菜真香，下周嫂子
还来给我们做菜。”

花嫂说：“想吃猪肉炖粉条还不容易
吗，下次还给你们做。”

吃过饭，花嫂洗干净锅碗瓢盆，帮我
们叠好被子，把工棚里外打扫一遍。

我说：“嫂子别忙了，歇会吧。”
花嫂抹了一把额上的细汗，说：“我

不累，这点活算个啥，你们住得干净，我
安心。”

棒哥说：“陶花是个闲不住的人，爱
劳动，劳动着，幸福着。”

我说：“以后找媳妇，能像嫂子一半，
我就心满意足了。”

工友说：“棒哥真有福，儿女双全，又
娶个好媳妇，好事全让棒哥占了。”

棒哥望着花嫂，嘿嘿地笑。
棒哥送走花嫂，回到工地，城市华灯

初上。棒哥坐在窗前，望着万家灯火，喃
喃自语：“陶花跟着我，没有过上一天好
日子，她最大的愿望，是在这里安家，有
车有房，不再居无定所，四处飘泊，到那
时，该有多好。”

我说：“凭你的本事，车子房子都会
有的，好好干吧，棒哥。”

一个工友说：“我要是能娶上和嫂子
一样的媳妇，再苦再累也值，冬天不穿棉
袄也能过冬。”

工友们一阵大笑，棒哥也跟着苦笑，
笑完，我看见棒哥的眼角里闪动着泪光。

搅拌机在转动，时光在流淌。花嫂每
次来工地，我们心领神会地躲出去，让小
两口交流感情。花嫂帮我们洗衣、做饭、

打扫卫生。
搅拌机从春暖花开转到夏日蝉鸣，

从黄叶飘舞转到冬雪纷飞，我们建设的
高楼像芝麻开花一样，节节高。

春节前夕，工程完工了，我们要离开
工地，各奔前程。

分别那天，花嫂也来了。花嫂说：“感
谢兄弟们一年多来的照顾，有缘千里来
相会，相信我们一定还会再见面。”

花嫂又说：“空闲时，我给兄弟们每
人织了一双手套，算是分别的礼物。”

花嫂拿出手套，分别送到我们手中。
我戴上手套，不大不小，暖绒绒的毛线散
发着花嫂淡淡的体香。

花开花谢，斗转星移。我和工友们游
荡在不同工地。多年后，一个蝉鸣的日
子，我和工友去一个工地找活干。没想
到，接待我们的竟然是金棒，我们紧紧地
抱在一起，聊得正欢。陶花嫂走了进来，
她一眼认出了我，满是惊喜，笑容像一朵
盛开的桃花。岁月的风尘好像没有从她
身上走过，花嫂依然年轻漂亮，乐观向
上。

花嫂说：“世界真是太小了，真没想
到会在这里遇见你们，兄弟都还好吗？中

午都不能走，让金棒请你们喝酒。”说着
话，花嫂每人发了一罐饮料。

我打趣道：“嫂子来了，我们出去逛
街吧，让嫂子和棒哥交流一下感情。”

大家都乐了。花嫂拍了我一下，“就
你皮，现在用不着了，我们有车有房，比
过去强多了，感谢兄弟们的帮助，苦日子
熬到头了。”

在棒哥的办公室墙上，挂着一张合
影：在一个开满鲜花的小区里，花嫂挽着
棒哥，站在小轿车前，花嫂笑颜如花。

照片下面有一行金字：我相信未来
生活是美好的，她就像头顶的太阳，尽管
经常偷走我的汗水，但我还是时刻向往
她，因为我坚信，再硬的钢筋水泥也阻挡
不了，我对幸福生活的向往……

表姨
□陈松林

张学鹏

河南省作协会员，作品散见国
内外百余种报刊。小小说连年入
选各类年选本及各地考试卷，多次
获全国征文赛一、二、三等奖。著
有诗集《乡村之恋》、小说集《一树
繁花听鸟鸣》。

陈松林

沧州市作协会员，青县作协副
主席，曾有多篇文字获得省市级奖
项。出版合集《五人诗选》。

大丫、二丫、三丫与表姨走得近，倒
不是因为她是妈妈的亲表妹，而是妈妈
逝去后，她总是泪眼巴巴地心疼着小姐
儿仨，姐儿仨一直没忘。

1981年早春的一天，姐儿仨还没到
中午放学时间，就被邻居张二婶红着眼
圈儿领了回来。路上，粗手大脚的张二婶
颤着声音叮嘱：你们妈妈得急病……走
了……可别忒哭了啊……宝贝儿们……
说着，她却泣不成声了。

拐过村路的最后一道弯弯儿，姐儿
仨一闻到从家里飘出烧纸的味道，就把
书包一扔，嗷地一声跑了过去……还在
灵前低泣的表姨，眼泪又一次涌流而出，
一声撕心裂肺的“可怜的孩儿唉……”，
一把将她们揽进怀里……院里院外，顿
时笼罩在一片哭声和悲痛里。

那年，大丫十岁、二丫九岁、三丫八
岁。表姨也刚嫁到这个村不久，二十六
岁。之后，表姨就经常出入她们家，不是
帮着做饭，就是把给她们做好的衣服抱
过来。她们经常看到表姨扭头离开时的
发红的眼圈儿。表姨给姐儿仨做的鞋子
很讲究，本来极为平常的鞋面上，点缀上

一朵小花或一枚绿叶，使正值青春年少
的她们穿在脚上，顿生光彩。她把姐儿仨
打扮得像田野里的三朵花。

直到爹给姐儿仨又娶了个“新妈”，
表姨才算是松了一口气。

常言道，有后妈就有后爹。有时姐儿
仨放学回来，爹无端地黑着脸发脾气，她
们大气不敢出。一次，天都蚂蚱眼儿（蚂
蚱眼儿，沧州方言，即傍晚的时候）了，扛
着锄头从地里回来的表姨夫妻，看到村
边树下，姐儿仨正低头蹲挤在一起，还没
等问在这儿干嘛，她们就扑向她抽噎起
来，断断续续地说着不想上学了。她一
听，气不打一处来，让丈夫先回家做饭，
她领着姐儿仨直奔她们的家，把锄头往
门口旁咚的一戳，哐当一声，推开单扇木
门，进屋朝着她们的爹，指鼻子剜眼地就
是一顿数落。一旁的“新妈”直说好话。她
们的爹垂下头，深叹一口气，狠狠地打了
自己一个嘴巴。她这才抹着眼泪出门回
家。

从此，表姨又常问起她们的学费，必
要的时候给予了接济。爹和后妈虽然又
给她们生了个小弟弟，家庭又有了新的

拖累，但还是一直鼓励着她们好好学习。
姐儿仨读到初中毕业，转到人生的另一
个阶段，打工，干家务。到了当嫁的年龄，
相继流着泪嫁了人出了村子。

姐儿仨逢年过节，就相约着去看望
表姨。而随着时间的流逝，生活带给她们
的压力也越来越大，她们的儿女都到了
谋业和嫁娶的年龄，走关系用钱，买车置
楼更离不开真金白银，讨旧账借新债，也
不得不成为家庭的新内容。而多年前因
表姨家的三个儿子盖房娶妻，借给表姨
家的钱，又是万万不能催要的啊。

那些年，农村嫁娶虽还不兴买车置
楼，而表姨的三个儿子要想顺利地娶上
媳妇也是个坎儿，起码每人要有一处新
砖房，才会有人上门提亲。姐儿仨商定，
只要表姨求上门儿，多难也得帮，还不
了，到多咱也不催要。困难面前，表姨还
真就向她们张了嘴。她们先后共借给表
姨家二十多万元。三个表弟都成了家。

而后来这些年，表姨不论在什么时
候，对欠她们钱的事儿都是黑不提白不
提，更没有任何歉意地表示。她们虽都已
意会，但谁也没有说什么，心里都恪守着

当初的诺言。
表姨七十六岁时初秋的一天，虽已

瘦弱无力，却打扮得干净利落，坐着三儿
子的面包车，亲自到大丫、二丫、三丫家
还清了欠款，连本带息共还了三十六万
元。每到哪个丫头家，就是说下大天来，
说下大天来（沧州方言，即说什么也不
行），她也要连本带息一起还清。

因为秋忙，姐儿仨还没来得及沟通，
就接到了表姨过世的噩耗。也了解到，十
几年前，表姨和全家操持完三儿子的婚
事后，就得了一种罕见的病，每年要花掉
高额的医药费，还叮嘱不要让姐儿仨知
道。就在一个月前，表姨又诊断出肺癌晚
期。她自知时日不多了，跟儿子们合计
后，凑齐了还清姐儿仨的欠款，执意要亲
自送还。

·语丝


